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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过泸定铁索
读懂长征滚烫

踏足泸定，历史不再是书本上单薄的文字，而是耳畔呼啸的风声、

脚下奔涌的涛声、心底真切的心跳声。

9 月 4 日，江西日报社“重走长征路 北上寻音讯”第四采访组走进红

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近距离回望 91 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

馆内，泛黄的史料、斑驳的实物、定格硝烟的老照片，静静陈列在展

厅里，将 1935 年的绝境瞬间拉至眼前。没有刻意的宏大渲染，只有最朴

素的历史记录：暴雨夜、泥泞路、急行军、生死桥。看着展馆里清晰的行

军轨迹，我真切体会到：飞夺泸定桥的胜利，从来不是简单的奋勇冲锋，

而是红军将士拼意志、拼信念、拼生命的极限突围。

走出纪念馆，我们沿着当年红军左纵队的行进小路，站上了泸定

桥。铁索微微晃动，江风穿梁而过。脚下的大渡河水奔涌咆哮，如今桥

面虽已铺好木板、安稳平整，但行走其上，依旧步步轻晃、心中凛然。

难以想象，1935 年的那个雨天，桥面木板尽拆，只剩悬空的冰冷铁

索。22 名红军勇士，徒手攀着摇晃的铁索，悬于湍急江流之上。身前是

敌军密集的炮火、燃起的火海，身下是奔腾不息的万丈江水。没有护

具，没有掩体，仅凭大刀和手榴弹，向着对岸死战冲锋。

亲身伫立此处，我终于读懂了何为“大渡桥横铁索寒”。所谓战场

奇迹，不过是一群年轻的战士，把生的希望留给身后的队伍，将死的危

险留给了自己。

离开泸定桥，我们驱车前往泸定县城南十里外的杵坭村，重走红四

团曾经踏过的山间夜行小道。这座静谧的山村，是红军长征途中匆匆

驻足的歇脚地，更是飞夺泸定桥奇迹背后，最沉默、最动人的见证者。

当年，为抢在敌军援军抵达前夺取泸定桥，红四团临危受命，开启

了一昼夜 240 里的极限奔袭。队伍深夜行至杵坭村时，暴雨倾盆、夜色

漆黑，山间小路湿滑陡峭、难以前行。战士们早已体力透支，前路未知、

危机四伏，每一步行军都格外艰难。危急关头，当地百姓主动挺身而

出，砍竹取柴、扎制火把，点点微光连成火龙，照亮了红军的突围之路，

也点亮了绝境里的希望。军民同心的暖意，成为这场极限行军中最珍

贵的光亮。

如今的杵坭村，群山连绵、草木青翠，初秋晚风轻柔，村落安宁祥

和。岁月静好的背后，脚下崎岖的山路，依然藏着当年急行军的艰辛与

滚烫。正是这条少为人知的山间小道，让红军跑出了超越常人极限的

行军速度，为飞夺泸定桥的胜利拼出了宝贵战机。

桥上，是惊心动魄的生死决战；山路，是默默无闻的坚守奔赴。一

场决胜、一场狂奔，共同成就了长征路上关键的生死转折。

一路走访，一路动容。纪念馆让遥远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泸定桥

让悲壮的过往直抵心底，红军小道让无声的坚守深入人心。硝烟散尽，

铁索依旧，山河安宁。如今我们脚下的坦途、眼前的烟火、安稳的岁月，

正是当年红军战士拼尽全力奔赴的未来。

重走一遍长征路，胜过千次书本细读。山河无恙，英魂不朽，这便

是此行最深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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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5 月，红军长征抵达安顺场，虽取得强渡大渡

河的胜利，但凭几只小船转运全军，需耗时一月之久。国

民党反动派的追兵步步紧逼，前方敌军依托大渡河天险

重兵布防，红军北上通道几近断绝。危急关头，中革军委

果断决策，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奔袭，夺泸定桥以解全

军之围。这是红军突围唯一的生路。

“飞”，是红四团将士 240 里昼夜兼程的钢铁意志。5
月 28日清晨，红四团接到紧急命令，必须提前一日夺下泸

定桥。暴雨倾盆，山路崎岖，沿途还要冲破敌人的重重堵

截。战士们冒黑疾行、边打边走，饿了嚼生米，渴了饮冷

水，有人体力不支坠入深谷。行至杵坭坝时，对岸敌军举

着火把连夜驰援泸定。红四团巧借白天打败敌人的番号

进行伪装，同样举着火把前进。后半夜，对岸敌军就地休

整，红军乘势加速，将敌人远远甩在身后。泸定县红军飞

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周国东介绍，这支队伍一昼夜急

行 240 里，近乎三场全程马拉松，抢在敌军增援之前，如期

抵达并占领泸定桥西桥头，抓住了决胜先机。

“夺”，是 22 名勇士在枪林弹雨中冒死拼出一条血

路。彼时，桥上木板已被敌军尽数拆毁，十三根光秃秃的

铁索凌空悬于百米激流之上。勇士们徒手攀索匍匐向

前，子弹在铁索上迸出火星，有战友中弹坠入滔滔江水，

却无一人退缩。临近东桥头，敌军纵火封桥，突击队长廖

大珠带头冲入火海，勇士们强忍灼烧剧痛，穿过烈焰与敌

人贴身肉搏，一举击溃守敌，成功夺下泸定桥。泸定县委

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表示，这一战粉碎了敌人围歼红

军的阴谋，打通了红军北上的关键通道，是长征路上极具

决定性的胜利。

血战之中，4 名勇士壮烈牺牲。据涂通栋介绍，22 名

参战勇士中，经当地多方摸排寻访，现已新寻得多名勇士

的相关线索，目前正有序开展申报正名工作，其中，廖大

珠、刘金山、杨田铭、李友林、刘梓华 5名勇士为江西籍。

英雄姓名或湮于岁月，但军民同心的动人故事，借山

歌代代相传。杵坭村是飞夺泸定桥战役的重要途经地，

先遣部队曾在此短暂休整、制备火把。82 岁的省级非遗

杵坭山歌代表性传承人吴全清，是当年为红军扎火把的

村民许昌义的孙女婿。祖辈口述的往事，他记得清晰：红

军雨夜进驻许家店子，当即严明三条纪律——原地休整，

禁止喧哗，不扰百姓、不入民宅。亲眼看见这支队伍与烧

杀抢掠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截然不同，许昌义主动砍下

自家竹子，邻里乡亲拿出布条、煤油，合力为红军扎起火

把；他的兄弟许昌荣自愿为红军带路。这段军民鱼水情

深的佳话被编入杵坭山歌，一代又一代人传唱。

红色热土，如今焕发新生机。杵坭村素有“樱桃之

乡”的美誉。村党支部书记冷俐介绍，过去山路闭塞，村

民售卖樱桃要摸黑徒步十余公里翻山进县城。如今路

网通达，鲜果出山不再艰难；每年樱桃采摘节，各地游客

直接走进果园体验采摘。该村深挖红色资源，成立旅游

公司，承接红色培训与研学活动，走出一条“红色文化+
特色林果”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村民人均年收入

达 2 万元。

铁索无言，江河为证。跨越生死的长征传奇从未远

去，它回响在山野传唱的山歌里，凝结在枝头饱满的樱桃

上，更化作一代代人奋进的脚步，在大渡河畔代代赓续。

对江西人来说，哪怕是 9 月中旬，松潘草地的天气也让

人难以适应。

从毛儿盖向西北走，便进入广袤无垠的镰刀坝草原。

这里是红军过草地的核心路段，也是牺牲最为惨重的区域。

行进间，窗外细雨还让人想起江南的春色，转瞬间，天

空骤然变色，乌云压顶，狂风裹挟着冰雹砸向车窗，噼啪作

响，气温骤降至 0℃以下。一行人裹紧厚厚的外套，仍觉寒

意刺骨，下车驻足不过片刻，手脚已麻木。

风雪中的草原，苍茫孤寂，草浪翻涌，沼泽暗藏凶险，一

步踏错便可能深陷泥泞。穿戴现代防寒装备、乘坐车辆穿

行，尚且难以承受自然之威，身着单衣、脚穿草鞋、以草根树

皮果腹的红军，在这无路可寻、危机密布的草地上跋涉，又

是何等艰难。

91 年前，红军战士特别是那些来自江西的小伙子，靠什

么穿越草地？一路上，这个问题一直在脑海中萦绕。

从低海拔地区的潮湿温暖，骤然陷入高海拔地区的寒

冷缺氧，头痛、胸闷、冻伤必定如影随形。他们在泥水中跋

涉，夜晚以天为被、以地为床，背靠背取暖抵御严寒；他们喝

着有毒的沼泽水，嚼着干枯的野草，还要把仅有的粮食让给

伤病员……风雪中的镰刀坝，每一步都是生死抉择，每一步

都镌刻着信仰的力量。

信仰是光！光会发热，会传递温暖、传递希望。

在茫茫草地的无边寒夜里，这束光曾化作七根火柴，被

一名战士用生命紧紧守护。

在姜冬村的一片红柳林里，17 岁的江西石城籍战士郑

金煜在生命垂危之际，将七根干燥的火柴和一张党员证紧

紧揣在怀里，用体温护住这绝境中的火种，并郑重托付给

战友。

风雨侵衣，饥寒交迫，一根火柴，便能点燃篝火、驱走严

寒；一根火柴，便能照亮暗夜、指引方向；七根火柴，便是战

友们活下去的希望。这名年轻的江西战士，把生的希望留

给了队伍，把信仰的火种传了下去。

苦难深处自有光！

班佑河畔，“胜利曙光”纪念碑巍然矗立，24 尊红军战士

雕塑背靠背相依，双眼紧闭，定格了长征史上最悲壮的瞬间。

1935年 8月底，700多名红军战士历经七天七夜跋涉，终

于走出草地，却在即将迎来生机的最后一刻，因饥饿、寒冷与

体力耗尽，背靠背坐在河滩上壮烈牺牲。王平将军晚年回

忆，他奉命折返接应，看到的是数百名战士静静长眠的场景，

他们即将走出绝境，却没能跨过眼前这窄窄的班佑河。

令人动容的是，红军过草地时，引导后续部队前进的，往

往不是路标，而是一具具来不及掩埋的烈士遗体。“青山有幸

埋忠骨”，在这“死亡之海”，至今仍有大量红军墓、红军碑，无

声地诉说着这支队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英勇与坚贞。

人过脱帽，车过鸣号，今人路过雕像，皆以此致敬。

烈士带走了伤病与饥饿，留下了希望与信仰之光；他们

没能亲眼看见胜利，却用生命铺就了胜利之路。江西这片红

土地走出了无数红军将士，许多人长眠在雪山、草地，再也没

能回到家乡。班佑村的风，吹过草原，也吹向千里之外的赣

鄱大地，那是故乡对游子的呼唤，亦是前人对后世的期望。

用两天的时间重温红军过草地的路线，行程很短，短到

不足以丈量川西草原的辽阔；两天的感悟很长，长到足以穿

透 91 年的时光。以生命守护信仰，以微光传递希望，那永不

熄灭的精神火炬，还在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

每一步都镌刻着信仰的力量

十三根铁索见忠魂

图 1：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

图 2：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

图 3：中国工农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碑。

图 4：通往毛儿盖会议会址、沙窝会议会址的公路。

图 5：毛儿盖会议会址。

“唯一的外债”有了“最好的兑现”
1935 年 7 月，红军抵达川西北毛儿盖地区时，粮草

早已耗尽。当地藏族群众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蛊惑，误

以为红军是来压迫他们的队伍，纷纷躲进深山，留下成熟

的青稞无人收割。

面对生存与纪律的冲突，红军前敌总政治部颁布了

严格的筹粮纪律：非必要不收割群众粮食、优先征用土司

头人粮食、收割群众粮食必须留下凭证、严禁损害未成熟

作物。

松 潘 县 红 军 长 征 纪 念 馆 里 ，至 今 保 存 着 一 块 当 年

红 军 留 给 当 地 群 众 的 木 板 借 条 ，即“ 割 麦 证 ”，上 面 写

着：请你们归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

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

等你们需要的东西 ，未曾兑得前需要好好保存这块木

牌子。

在川西北高原辗转战斗的一年多时间里，红军各部

队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共筹集粮食 2000 余万斤、牲畜

20 余万头，为顺利穿越草地、北上抗日奠定了物质基础，

书写下“牦牛革命”的壮丽篇章。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毛泽东对斯诺谈及这段往

事时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他又说：但有朝一日，我

们一定会把这笔外债还上。

“90 多年过去了，这笔‘外债’还清了吗？”面对记者的

提问，松潘县毛儿盖镇党委副书记华尔加坦言，当年的藏

民因惧怕土匪报复，很少有人把“割麦证”保存下来。凭

证没了，账怎么算？他动容地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

对革命老区的惠民政策，就是最好的兑现。”

如今，川西北高原早已换了人间，高铁通了，机场建

了，红色旅游红火起来。重走长征路的自驾游、高校研学

团队一批接一批，带动当地老百姓就业和增收，日子越过

越有奔头。那些散落在岁月长河里的木板借条，早已融

进当地老百姓心里，变成对党的衷心拥护。

毛儿盖会议是红军过草地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

目的是统一思想、团结队伍，准备继续北上。90 多年前，

这场关乎红军命运的会议，就在毛儿盖镇一个不起眼的

小村庄——索花村召开。

站在索花村高处远眺，对面山坡的草地上，一枚巨大

的红色五角星格外醒目，毛儿盖会议会址陈列馆就建在

那里。馆内，一组红军将领人物雕塑神态庄严肃穆，当年

的会议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声光电技术还原着毛儿盖战

斗、红军筹粮的情景；“红色土司”安登榜帮助红军的故事

被生动记录。

从陈列馆望向索花村，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铺着一

颗红色五角星，密密麻麻有七八十颗，在阳光下闪耀。“那

是我们的太阳能红五角星，它们晚上也会亮。”华尔加如

数家珍地介绍，语气中满是自豪，“陈列馆旁边的大红五

角星与村里面家家户户的小红五角星，相距 1.7 公里，隔

河相望，象征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颗星是旗帜，一片星是人心。当年，红军把承诺留

在一块块木板上；今天，人民群众把对党的信任铺在了自

家屋顶上。这一场双向奔赴，从历史照进了现实。

“夹金山，离天三尺三，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一首

民谣，生动地描绘了夹金山的险峻。

9 月 5 日，记者一行抵达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境内。远

处，中央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巍然

矗立。

1935 年 6 月，中央红军在飞夺泸定桥后，要实现与红四

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的目标，摆在面前的有 3 条路线：往东

挺进茂县、松潘，国民党重兵层层驻守；往西走川西北阿坝

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易滋生矛盾；往北翻越夹金山，可避开

强敌，出其不意，红军选择了这条雪山险路。

夹金山垭口海拔 4114 米，地势陡峭且终年积雪覆盖，空

气稀薄、气候恶劣。“当时大部分红军战士来自南方，对雪山

严寒和稀薄空气很不适应，而且穿着单衣。当地百姓把棕

树皮做成衣服，送给红军战士御寒。”在宝兴县红军长征翻

越夹金山纪念馆，讲解员贺梦雨介绍。

“六月飞雪、呼吸凝冰”的极端环境，考验着红军的意

志。1935 年 6 月 12 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遣队，向山

顶进发。他们穿着单衣草鞋，拄着木棍竹竿，靠嚼干辣椒、

喝烈酒御寒，饿了就啃干粮、渴了就抓一把冰雪，累了也不

敢坐下来休息。

邓颖超在回忆录中写道：“必须在每天下午4时前走过，上

下30公里中途不能停留，否则，大风雪来了就会冻死在山上。”

历经近 8 小时的跋涉，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

山，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懋功（今小金县）达维会师。6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央红军主力分批陆续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地

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翻开了长征新的一页。

离开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记者一行抵达宝兴

县硗碛藏族乡。硗碛湖畔，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碑高

高挺立。“当时，这里的藏族同胞冒着风险上山，沿着红军翻

越雪山的足迹搜寻烈士遗体，抬下山集中安葬。为避开敌

人破坏，他们不敢立碑，便安葬在一棵小松树旁。如今，小

树苗已经长成一棵苍劲大树，当地百姓称它为‘红军伞’”。

在纪念碑前，宝兴县委党校教师孔紫菡指着远处山岗上一

棵青松向记者介绍。

1935 年 6 月 11 日，在翻越夹金山之前，中央红军先头部

队抵达硗碛，在这里驻扎。

“爷爷说，当年红军来到这里，纪律十分严明。他们不

进百姓房屋，就在屋檐下露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藏民给

红军送辣椒、洋芋、草鞋等物资，他们也坚持等价交换，绝不

白拿群众的东西。”硗碛藏族乡夹金山村党总支副书记王国

康娓娓道来。

红军留下的足迹，值得永远铭记。红军誓师坪、红军井

及中央红军长征硗碛居住地旧址等红军长征遗迹、遗址，每

年吸引来不少游客。依托红色资源，夹金山村旅游业快速

发展。如今，这里已有大大小小的藏家乐 56 家，带动群众就

业增收。

随后，记者一行来到夹金山南麓的红军小道。这条全

长约 30 公里的山间小路枕溪而上，蜿蜒至原始森林，直至山

顶处海拔 4000 多米。近年来，这里已成为红色研学的热门

路线。

不少研学团队、党员队伍来这里体验“重走长征路”，在

雪山古道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很多学员感叹，只有亲身经

历缺氧与严寒，才能读懂我们的来时路，才能从伟大长征精

神中汲取力量。”孔紫菡如是说。

长征万里险 最忆夹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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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桥。

夹金山南麓红军小道里的“雪山三宝”雕塑。

班佑河畔，“胜利曙光”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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